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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进军音乐界

不安之余一声感叹，幸好还有人类参与

从 ChatGPT 的 文 本 问 答 到
Sora的视频生成，AI的应用领域
愈发广泛，无疑已激发了全社会
的浓厚兴趣。

上海民族乐团，这个以“民乐
创新”为立团宗旨的著名乐团，近
年来通过《海上生民乐》到《云之
上》的演绎，展现了其在形式和内
容上的创新与探索。此次，他们
再度领先一步，携手腾讯音乐娱
乐集团，尝试将AI技术引入艺术
创作。团长罗小慈，一直扮演着

“好奇宝宝”的角色，她想看看在
最考验创意的艺术创作领域，AI
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我们很好
奇，AIGC技术会如何完成细腻的
人类情感表达，毕竟，艺术发展的
推动力，就是好奇心。”

在这次合作中，腾讯音乐娱
乐集团旗下的天琴实验室承担了
《零·壹|中国色》整场音乐会的乐
谱创作任务。其实，双方早在
2023年就开始洽谈合作，但真的
到了坐下来开会讨论创作的时
候，大家却都相顾无言。“因为实
在不知道想找什么突破口。”罗小

慈说，“后来我累了，眼睛看向窗
外，看到了一片郁郁葱葱的绿，
一下子就有了灵感，于是就想让
AI用民乐的方式去描述它所理
解的中国色彩。”罗小慈坦率地
告诉记者，她也不知道AI创作
的乐谱最终会是什么样子，“但
我们还是决定，先做起来。”

与此同时，国外的艺术家们
也在积极探索AI的边界。荷兰
室内合唱团首席指挥彼得·迪克
斯特拉对19世纪末的欧洲怀有
深厚情感，他渴望借助AI技术回
到那个“美好年代”去看看。彼得·
迪克斯特拉口中的“美好时代”是
指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历史。法
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社
会秩序的转变，也为现代化生活提
供了物质保障，自由和平的氛围孕
育了空前繁荣的文学、音乐、戏剧
和视觉艺术，而彼得·迪克斯特拉
的荷兰老乡梵高也正是诞生于这
样的环境之中。

“我们很想创造一个概念，就
是通过两位标志性艺术家文森

特·梵高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
画作，以及同时代作曲家圣-桑、
德彪西、马勒等人的杰作，应用绘
画算法及生物识别数据，将视觉
和声音、艺术家和观众的情感联
系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方位的视
听体验，带领观众们也重回‘美好
年代’。”彼得·迪克斯特拉的想
法，将通过与意大利视听工作室
fuse*的合作来实现，后者拥有通
过算法使名画中各种元素移动的
技术，以此跟音乐创作产生奇妙
的互动。

在艺术家们好奇心的驱使
下，像音频算法工程师高月洁这
样的人，也就开足了马力，一头扎
进了 AI 创作的研究当中。她透
露，AI在音乐创作领域已展现出
自动作曲、续写、和声、修改等惊
人技能。“通过训练，AI目前可以
完成这些工作，比如当人类完成
作曲需要修改时，AI可以进行修
改和和声制作，而且人类在歌曲
谱写时如果没有灵感写不下去
了，AI可以帮你续写，你还可以通
过文字去控制曲风变换，实现乐

曲的改编。”高月洁说。
在上海音乐厅的一场活动

中，高月洁操控的AI与青年作曲
家、钢琴演奏家朱序芝展开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现场较量。这场较
量不仅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也让朱序芝对AI作曲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他表示，如果未来能有
可定制的AI，他希望能够为AI制
定新的规则，创造新的音乐语言
和审美标准，“期待它为我带来更
多的惊喜。”朱序芝说，因为“艺术
就怕审美疲劳”。

目前AI在音乐创作方面已初
露锋芒，涌现出 MusicFx、Music
controlNer、Suno 等前沿技术产
品。这些AI音乐实践，包括算法
作曲、音频分离、虚拟歌姬等，为
不少观众和AI爱好者打开了想象
之门。

“我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取
代我？”在上海音乐厅用“肉身”和
AI作曲较量之前，青年作曲家、钢
琴演奏家朱序芝率先发出了“灵
魂一问”。事实上，这也是很多AI
创作参与者和对AI感兴趣的人，
兴奋又惊恐的矛盾心情。

78岁高龄的作曲家吴颂今，
至今已创作了 5000 多首音乐作
品，涉猎的音乐类型包括流行歌
曲、民歌、民谣、儿歌等，其中不乏
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经典之作。
如今，他又开始创作交响乐。在
年轻人的帮助下，他也尝试了一
些AI技术，他的感受是：“AI做识
谱这些工作确实非常快，很有效
率，但我认为它会是作曲家的助
手，至少目前还没法取代专业作
曲家的工作。”

朱序芝的观点和吴颂今差不
多，他告诉记者，AI创作被热议也
让他开始思考人类是怎么创作
的：“其实和AI较量，我们人类的
胜算可能并不大，虽然它现在还
不是很成熟，但是一定会通过不
断的训练越来越好。我也不能像
AI一样掌握全部的音乐类型，这
一点我可能没法赢过它。可是，
我认为如果抛开即兴发挥，只要
人类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创作，那
么音乐中所蕴含的感情、闪光点
不会输给AI。”

音频算法工程师高月洁认

为，虽然AI可以通过大量训练感
受到音乐情绪，但作曲家的情绪
却是因人而异的。要完全像人类
作曲家那样捕捉情绪上的细微变
化，AI 目前还难以做到。她说：

“比如人类作曲家的‘错误美学’，
这是他们的特权。如果我的AI犯
错，我可能会去训练它，但它无法
解释自己的想法，因此不能像人
类艺术家一样不断进步和发展。”

上海民族乐团负责这台AI音
乐会创作的胡晨韵，同时也是著
名的唢呐演奏家，他认为，人类的
情感是音乐中间最打动人的东
西，“音乐的基础部分可以用高效
率的AI去完成，但随后就应该是
人类接过接力棒。”

这个接力棒能被人类接过
来，并且用来造福人类的生活，也
是不少探索AI创作者们共同的信
念。在上海音乐厅“人类大战AI
作曲”的现场，有观众表示：“AI能
够把创作简化，对于普通人来说
非常有意义。”这样一来，普通人
也能写出属于自己的歌曲。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技术副总
裁、天琴实验室负责人周文江则
表示：“我们与产品的结合主要有
两个方向：一是通过AI提升效率，
而不是取代创作者去完成更高级
别的完整作品，第二是为用户创
造一些创新体验，比如你如果对
我们推荐给你的歌不满意，可以
自己去跟AI聊，让它帮你量身定
制自己的歌单。”

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来看，罗小慈所说的“产生一些奇
妙的化学反应，让大家看到更多
的可能性”，这个大概才是目前人
类能接受的AI。

AI 的创作，体现在基于 AIGC
大数据模型的学习过程中。通过

“投喂”海量的数据，让它分析出
规律，从而找到创作的诀窍。

在《梵高与我》这场演出中，
fuse*视听工作室负责制作视听设
计。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
馆和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的支持
下，以高分辨率的梵高及克里姆
特画作图像为基础开展工作。通
过神经网络训练，他们深入探索
了这两位艺术家的风格和特质。
在视觉效果的开发过程中，fuse*
视听工作室充分考虑了画作局部
特征和两位艺术家在画布上分配
颜料的方式，尝试将有机世界的
复杂行为与从画作中解码的大量
数据相融合。

此外，fuse*视听工作室还借
助了梵高与克里姆特生活时代的
历史影像和照片资料，对维也纳
这座城市进行了摄影测量重建。
他们成功再现了19世纪的风貌，
使得坐在剧场的观众能够欣赏到
与城市景观交织在一起的两位艺
术家的作品。

现场的一切也都会被即时分
析处理，以数据方式“入画”。演
出时，舞台后方放置了两个呈V字
形排列的巨大屏幕。梵高的《向
日葵》《盛开的杏花》以及克里姆
特的《吻》《贝多芬饰带》等观众熟
悉的画作在屏幕上接续呈现。这
些画作与从现场收集到的实时数
据相结合，以连续、缓慢的动画形
式展示在观众面前。实时数据包
括了演员和指挥的表现，舞台上
32名荷兰室内合唱团成员的表现
通过麦克风及皮肤电反应传感器
进行捕捉；而指挥的动作与面部
表情也被分析并插入到视觉呈现
中。这种独特的呈现方式使得每
一场音乐会都成为了一件原创
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彼得·迪克斯特拉表示：“我
尽量让我的手势能为音乐服务，

我认为屏幕上的反馈非常准确，
它完全符合音乐的情感以及文本
所描述的内容。”与高月洁的介绍
相比，彼得的观察更具艺术性。
而高月洁则详细解释了AI如何理
解音乐和创作音乐的过程，“AI的
学习方式与人类相似，包括听声
音和读乐谱。第一阶段是通过分
析频谱来替代繁琐的人工劳动；
第二阶段是识别音乐中的和弦等
要素，但更复杂的能力仍然有所
不足；第三阶段则进入了大模型
时代，AI将具备更强的交互能力，
并能够参考音频、图片或场景来
完成个人定制。”高月洁解释道，

“整体而言，AI的学习和训练过程
类似于人类形成乐感的过程。”

目前，AI 在音乐创作方面仍
处于学习和进化阶段。罗小慈此
前曾介绍过，AI的创作过程离不
开乐团音乐家的协助。工程师们
首先完成“疯狂贴标签”的阶段，
即根据情绪、音色等不同的角度
对音乐进行分类和标签化，并进
行大量的实验和重组。在技术团
队拿出作品雏形后，上海民族乐
团的演奏家们便会接手这部作
品。罗小慈告诉记者，乐团的演
奏家都挺挑剔的，他们会对作品
提出各种要求，再由技术团队引
导AI进行学习和修改，最终形成
了完整的音乐会作品。

自2月底以来，这些演奏家们
开始钻研新鲜出炉的乐谱，并向
大模型提供了众多修改意见以帮
助其改进创作。乐团笙声部首席
赵臻说：“其实AI创作的笙重奏作
品第一稿，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主要是整体风格缺少中国的韵
味，有点像管风琴作品。后来我
们通过向AI提出修改指示，以及
经过演奏的不断调整和处理，逐
渐形成了一首适合笙重奏艺术特
性的中国风作品。”他对这次与AI
的合作感触颇深：“AI作曲不受传
统作曲手法的束缚，因此其创作
可能更加自由。我们在乐曲中感
受到了一些不太常规的表达方
式，如新颖的节奏型和旋律，这为
我们的音乐表达带来了许多启
发。”

乐团阮演奏家唐一雯也说，
本来以为AI写出来会比较天马行
空，“但拿到谱子排练感觉挺小清
新，又很国风国韵，很符合中阮的
气质。另外，很惊喜的一点是，AI
写出来的旋律、和声，我们演奏起
来还挺顺手的，也很容易二度创
作，给我们更多的施展空间。但
是我们也想在音乐中再加些丰富
的东西，作品的复杂性和难度可
以更多些，因次我们也向AI提出
了这方面要求，期待一起把这个
作品更加完善。”

怎么创作？▶▶▶“大量投喂”

会取代人类吗？▶▶▶“给人类打工”

音乐人包小柏借助AI技术“复活”了因病离世的女儿，实现了与她的对话。这则温馨的消息触动了公众的心弦，同时也不禁让人
联想到《流浪地球2》中刘德华饰演的图恒宇一角，一种隐约的不安开始蔓延。果不其然，随后李玟、张国荣、乔任梁等已故明星也被粉
丝们通过AI技术一一“复活”，这一次，公众并未再度感动，反而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乔任梁的父亲更是站出来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AI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法律和伦理的制约，但它那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似乎已经难以逆转。最近，
就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中，AI正进军音乐领域的消息不断传来：3月初，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一场新媒体合唱音乐会《梵高与我》，
其中AI技术让音乐和画作在大屏幕上交相辉映；3月中旬，上海音乐厅举办一场由人类作曲家与AI作曲系统展开的作曲对决；而
到了4月中旬，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重磅节目之一，上海民族乐团将呈现一台由AI创作的《零·壹|中国色》国乐与
AI音乐会，目前，演奏家们还在不断和AI“较劲”……

在这个对“AI失控”充满恐慌，又对“AI造福人类”充满期待的世界中，我们摸索着前行。虽然最终的模式尚无人能够预见，但
正如《流浪地球》系列中刘培强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没有人类的文明，没有意义。”在当下对AI应用的探索中，我们似乎都默契
地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类参与”，期待AI能与艺术融合，革新观众体验。 青年报记者 陈宏

谁在推动？▶▶▶“先做起来”

朱序芝（左）与高月洁操作的AI系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作曲较量。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梵高与我》演出现场。

上海民乐团正在准备一台由AI作曲的音乐会。 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民族乐团笙声部首席赵臻在研究AI作的曲子。


